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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的一天，小党诚背着书
包走进了院子，章玉萍刚想问问他在学
校一天的情况，却发现他一脸泪水。当
妈的关切地询问：“怎么啦？”小党诚含
糊不清地说：“疼。”章玉萍问哪里疼，党
诚眼泪巴巴地指着小腿。

章玉萍撩起儿子的裤腿一看，小腿
上面是一片片紫色的细小斑点。章玉萍
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了，用手轻轻一摸，
儿子又哭着喊疼了。章玉萍问儿子是不
是摔到了，儿子摇头。她又问是不是被
别人撞到了，儿子还是摇头。

丈夫是粗枝大叶的人，没太在意：
“可能让虫子咬到了，过两天就好了。”
章玉萍认为丈夫说的也有可能，在小党
诚腿上抹了点药水，便忙着张罗开饭。
哪承想，到了第三天，那些小斑点不但
没有自然消失，更是扩散到了整个小
腿。章玉萍一下子慌了。

党诚是章玉萍的独生子，是她的心
头肉，甚至是她生命的全部。因为，8年
前，她曾和这个小生命一起，在鬼门关
走了一圈。

2010 年，进入 6月后，江西抚州的
天就没晴过，雨丝丝缕缕地下着，没完
没了。章玉萍夫妻俩人原本阳光灿烂
的脸，也随着一天连着一天的阴雨失去
了光彩。结婚多年后，章玉萍终于怀上
了孩子，小心翼翼地守了快 10个月，预
产期就要到了。可是，天公却不作美。

6 月 21 日，连阴雨突然变成了暴
雨。老天好像要在结束这场漫长的降
雨之前，来一次猛烈的冲刺，仅仅几个
小时过后，便在大地上泛滥成灾。终
于，抚河干流右岸的唱凯堤顶不住压
力，决堤了。洪水从村外扑了进来，疯
了一样在各个街道上寻找着自己的出
路。庄稼被水漫过了头顶，树枝一根接
一根地被洪水冲断。所有人家的院子
都变成了积水池，一楼很快就被水淹没
了，人们迅速地撤到二楼避险。

天一点点黑了下来，村子里已经断
电，只有微弱的手电光在闪烁。黑暗
中，洪水汩汩流动的声音像是张着血盆
大口的野兽面对猎物时发出的贪婪吮
吸。章玉萍感受到了处在旋涡之中的
恐惧，以及来自腹部一波又一波逐渐升
级的疼痛。她，怕是要生了！

章玉萍的丈夫急切地拨打着救援
电话，可是信号全无。水下全是树木、
矮墙，想要出去已经绝无可能。而此时
的章玉萍面色惨白，浑身冒汗。她万万
没有想到自己千盼万盼的生产，会遭遇
这样的境况。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着，每个人的心
都像是贴上了烧红的铁块。章玉萍的
汗水已经浸透了床单，有些绝望的她，
甚至摸着肚子跟没有出生的孩子说上
了告别的话。

章玉萍和村民们不知道，此时，武
警江西总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组织官兵
抗洪抢险。当他们在镇上听说，章玉萍
所在的村和外面已经失去了联系，而没

有看到有村民自发转移出来时，断定村
民应该是遇险了。可是天黑水急，要想
从村外摸黑进村，目标不明，道路不熟，
危险实在太大。救援队只能停下来，做
好一切应急准备。总队成立了 8支党员
突击队，每队配备一艘汽艇，外加医护
人员。村民在焦急中等待着天明，救援
突击队却是在焦急中等待着出发！

22日上午 9时多，绝望的村民隐约
听到了村外传来了马达声，悬着的心一
下子紧绷起来。在楼顶的人们率先看
到了远远的水面上，驶来了几艘汽艇。
每艘汽艇的前面都插着一面鲜红的党
旗。“有救了！有人来救我们了！”人们
开始向着汽艇欢呼。楼上的人们向救
援队招手，大喊：“这里有人要生啦！”

已经陷入昏迷的章玉萍突然听到人
们的欢呼，努力地睁开眼睛。她看见一艘
汽艇正向她家靠过来。没看清救援的人，
倒是一面红旗在眼前晃着，醒目而带有希
望。直至躺进那在洪水中摇晃的汽艇，章
玉萍知道，自己和孩子得救了。

随艇救援的总队医院内科副主任姜
宇立即对章玉萍进行了身体检查。万幸
的是，孕妇虽然血压很高，但羊水还没有
破，胎儿胎心音正常。章玉萍的症状是
由于长时间被洪水围困，精神压力过大
而导致的。护士张灵灵把章玉萍的头放
在自己的腿上，笑眯眯地对她说：“大姐，
你这生孩子真像是我们部队打仗一样。”
看到眼前这个细眉顺眼的护士和自己开
着玩笑，章玉萍的精神彻底放松下来。

汽艇出发了，很快驶出村庄。站在
屋顶上的村民们，看着艇头的那面旗帜
正迎着太阳飘扬。

第二天，章玉萍由武警江西总队医
院妇儿科医生罗云护送至抚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当天便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婴。
章玉萍的父亲章东堂是个老党员，他看
着逃过一劫的外孙和女儿，说：“闺女，你
的命和孩子的命都是部队给的，咱们说
啥也得给孩子起个有意义的名字。”

章玉萍说：“爸，从我第一眼看到汽
艇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孩子的父亲接

过话：“我们决定叫他‘党诚’，让他永远
记住党和人民军队对咱家的恩情。”

小党诚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出生在
即被洪水围困，子弟兵犹如天神般向他
和母亲伸出救援之手。小党诚是一个
幸福的孩子，在安详的和平盛世中，快
乐地一点点长大。然而，让章玉萍没有
想到的是，如今他却再一次面临危难。

没出一周，由于小腿剧烈疼痛，小
党诚已经无法下床走路。章玉萍一家
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结果被确诊
为过敏性紫癜，只是过敏源不详。全家
顿时陷入了黑暗之中。

这种黑暗和 8年前的黑暗是多么相
似啊！黑暗中，章玉萍一下子想到了 8
年前第一眼看到党旗时的感觉。她决
定向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寻求帮助。手
机拿起来，章玉萍又犹豫了。当年，医
院免除了她们母子所有的医疗费，她决
心再不要麻烦部队，只等小党诚长大了
把他送去参军，以报党恩。可如今，说
过的话怎么又不算数了呢？

夫妻俩被黑暗包围着，商量来商
量去也拿不定主意。小党诚偶尔在睡
梦中传来的一两声呻吟，紧紧地揪扯
着他们的心。天亮了，章玉萍的决定
也下了——给总队医院打电话，谁让
部队是咱的靠山呢！

总队医院的救护车很快把孩子接
到了医院。一系列检查有条不紊地展
开，医院还专门从北京请来专家进行问
诊。给小党诚安排的护士还是张灵
灵。看着张护士每天在病房里进进出
出，章玉萍发现她的技术比过去更娴熟
了，心里也就更踏实。当年参与救援的
罗云医生，现在已经是主任了，一有时
间就过来看小党诚。他对章玉萍说：
“医院已经拿出了最好的治疗方案，党
诚的病会好的，只是时间问题。”罗云的
话给了章玉萍极大的信心，就像是当年
在救援艇上说的一样坚强有力。

2018年 6月 23日，小党诚 8岁生日
这一天，罗云又带着医疗组来到了章玉
萍家，给基本痊愈回家的小党诚进行复
查。吃着蛋糕、拿着礼物的小党诚蹦蹦
跳跳，俨然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分别时，章玉萍一直把这些“绿军
装”送到村口。车一点点开远了，章玉
萍的眼睛又一次被泪水模糊。8年前，
她看到了一面旗帜，自从看到那面旗帜
之后，那面旗就温暖了她的心。而今
天，他们没有举着那面旗，她的眼前却
依然有那面旗，红红的，一直在飘。

8年前，章玉萍自从看到了那面旗帜后，那面旗帜就温暖

了她的心。而今天，她的眼前又出现了那面旗帜，红红的，一直

在飘——

危难时，
总有您在身边

■胥得意

李鹏、李丽是一对火

箭军夫妻，平日里，繁重的

任务让他们鲜有时间陪伴女儿柔

柔。爱画画的柔柔就用自己的画作，

表达对爸妈的思念。

日前，好不容易调休回家的李

鹏和李丽一起欣赏柔柔的最新创

作。看着女儿的成长，夫妻俩一脸的

骄傲。

家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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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

五星把金黄播撒，我们仨和

大树一起发芽。朝霞把红色奏出

旋律，党旗就飘绽如花。

爸爸妈妈，我把这一切收藏

进盛夏。每当我的思念飞向军

营，我就看看这幅画。说好了，我

长大，你们也不许老啊！

“我们相距太远啦！要是战场上死

不了，能回见，死了就算……”

67年后，当年逾八旬的朱锦翔女士
再次回看初恋男友鹿鸣坤在抗美援朝
战场上写给她的书信时，依然动容。

他们的爱情故事，始于 1951年的上
海。一同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第二师的两位革命战友日久生情，很快
便成为经组织批准的未婚夫妻。

正当 18岁的朱锦翔与 22岁的鹿鸣
坤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时，朝鲜战争
爆发了。鹿鸣坤即将作为空军第二师
第六团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开赴东
北，入朝参战。朱锦翔知道后，也毅然
决然地递交了参战申请，终于被批准成
为飞行部队供应大队的会计。

奔赴战场前，这对恋人在上海程家
桥高尔夫球场互相送别。那天，阳光明
媚，微风和煦，两个人坐在球场边一块
绿油油的草地上，互诉衷肠——
“这次参战，也许成英雄，也许牺牲

了。”鹿鸣坤语气平静，双眼凝视着远方
湛蓝的天空。

当时，年轻稚嫩的朱锦翔对战争和
死亡并没有太多感觉，听到鹿鸣坤这样
说，她急切地打断他：“怎么会呢？不会
的，我们一定能胜利凯旋！”

那个下午，两个年轻人的见面像往
常一样，没有超过 3个小时，谈话内容也
始终没有离开赴朝参战。临别时，他们
照例握手告别，没有甜言蜜语，只有鹿
鸣坤对未婚妻的一句叮嘱：“到了前线，
我给你写信，你要回呀！”朱锦翔轻轻点
了点头，两个年轻人的目光交织在一
起，灼热而坚定。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朱锦翔和鹿
鸣坤一有时间就会给对方写信，即使恶
劣的通信环境，常常让他们的信中所述
都成了旧闻，但两个人的精神交流哪里
会过时？！

这天，鹿鸣坤写于 9 月 21 日的信
件，夹杂着硝烟的味道，来到了朱锦翔
手中。信中，鹿鸣坤抑制不住心中的
喜悦，向未婚妻汇报着自己的进步：
“锦翔，我从提出抗美援朝来之后，我

的工作与飞行都进（了）一步。上级这

次给我们的任务是空中转移，任务是

艰巨的。上级这样提出，我们这次能

从空中转移得好，我们可以成为半个

飞行家……如果我没有其它〔他〕病或

意外之事，半个飞行家咱们保险当上，

这称号你不高兴吗？”

鹿鸣坤如此饱满的战斗精神，深深
感染着朱锦翔。“锦翔，我坐在飞机上，
拿着地图，与地面目标对照，一去一回，

我的一双眼睛，没有一时的不注视地

面，是为完成这次上级给我们的重大任

务。这次我们都去锻炼，你是在战争环

境锻炼，我是在空战当中锻炼，你望我

当英雄，我望你争早日入党称〔成〕模

范。”

随着鹿鸣坤的叙述，朱锦翔不禁心
潮澎湃。她仿佛看到了战争胜利后，两
人再次相约在家乡的那片青山绿水
中。而那时，恋人已经成为一名战斗英
雄，自己则顺利入党，成为模范党员。

在信的末尾，鹿鸣坤更是不失时机
地浪漫了一把：“现在那里还不冷，满山
的大豆、高粱、苞米，都是绿的，有特别一

种感觉，有个关外味道。”这种洋溢在字
里行间的革命乐观主义，让朱锦翔做梦
也不会想到，仅仅 3个月后，竟会收到鹿
鸣坤牺牲在一次空战中的噩耗，而这封
让她心中一直鼓荡着血与火的浪漫书
信，竟是爱人留给自己的绝笔！

虽然明白，是战争就必然有牺牲，
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还是让朱锦翔痛
彻心扉。她一个人躲起来哭，不吃不喝
在床上躺了三天。

1956 年，朱锦翔终于在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与鹿鸣坤“再见”。抚摸
着墓碑上那颗红彤彤的五角星，看着
遗像中那个无比熟悉的亲切笑容，朱
锦翔落了泪。她分明听到了耳边传来
鹿鸣坤的话：“你望我当英雄，我望你
早入党。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永远携
手同行……”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封信成为朱锦
翔最宝贵的珍藏，这声叮咛，也成为她
心底永不消失的声音。
（本文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

物馆提供）

战火中的叮咛
■张 丁

60 多年前，生产队领导要给那时
风华正茂的姥姥介绍对象，姑娘把脸埋
进了藏青色的棉袄里，微不可察地点了
头。

应约前来的青年高高瘦瘦，穿一身
黄得发白的旧军装，紧张得额头冒汗、
手足无措。

领导对姑娘说：“这是供销社的小
陈，是预备党员！”

姑娘的眼睛弯成了两枚月牙：“党
员好呀！是离毛主席、离党中央最近的
人！”

领导又向小伙儿介绍：“这是小李，
也是个民兵！”

小伙儿激动得连汗都忘了擦，心
想：“‘拿起工具能劳动，拿起枪杆能打
仗’，这样的媳妇儿哪里找？”

许是看对了眼，两人聊得很投机，
分别时看着对方一步三回头，他们就知
道自己遇上了对的人。

于是小伙儿三天两头往生产队
跑，或是宣讲党的大政方针，或是辅
导入党积极分子，或是帮着生产队干
些农活。

终于，姑娘等来了期盼已久的表
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小李同
志，经过这段时间的慎重调查，我想和
你升华一下我们的革命友谊，请问你意
下如何？”

他一脸严肃的模样，把姑娘吓得
羞红了脸，一跺脚跑到了树后面，又
怕小伙儿再不理她，只好鼓足勇气颤
抖着唱：“迎春花开放千里香，女儿家
的心上起波浪，小呀哥哥，扯不断情
丝长……”

就这样，两个人成了一家人，这个
小伙儿也就成了我姥爷。

二人在毛主席像前喜结连理，姥
爷还当着全村的人给姥姥念起了这首
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
武装”，让姥姥两颊飞霞。

姥姥时常埋怨姥爷不让人省心。
邻里乡亲，谁家农忙了他都去帮

忙，反而把自家农活一拖再拖；家里孩
子多，在供销社的姥爷难以照顾，孩子
们营养不良让人心疼。

1998 年洪水泛滥，他跟着武警官
兵，顺着河挨家挨户地敲门，帮他们搬
柴运米，又邀无家可归的乡亲到家里暂
住。2008年汶川地震，他瞒着家里，又
捐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姥姥总少不得数落他两句，可姥爷
只是笑笑，一句“我是个党员啊”，就让
姥姥不再言语。

我入伍时，姥姥除了叮嘱我要好好
照顾自己，还反复交代：“一定要入党
啊！”许是在她心里，党员仍是离党中央
最近的人，是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人。
也或许，她只是单纯地希望我也能成为
姥爷一样的人？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总有些温
情脉脉的情愫与对党的忠诚不变。
正如姥爷日记本上写着的最温柔的

誓言——“位卑不敢忘国，寥落不可
负卿。”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
够爱一人；如今时光飞逝，通信便捷，可
对爱的珍惜，正如他当年入党的誓言一
般，直至永远。

爱情在，誓言便有来处；忠诚在，信
仰仍有归途。

相
守
一
世

信
仰
一
生

■
王
煊
堘

从前车马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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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0年6月，武警江西总队派出的抗洪抢险党员突击队

救出了即将临盆的章玉萍。

下图：2018年6月，面对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医务人员送来的生

日礼物，小党诚开心无比。 周勇敢摄

扫码阅读更精彩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这封信成为朱锦

翔最宝贵的珍藏，这

声叮咛，也成为她心

底永不消失的声音

今天是党的97周岁生日！
在这样的日子里，“军人家

庭”专版为你娓娓道来几段关于
党的光辉温暖普通家庭、成就忠
贞不渝爱情的故事——


